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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一部将各民族文学融为一体的文学史
——访壮族学者梁庭望

□本报记者 黄尚恩

■■访访 谈谈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批评的学术意义
□徐 杰

从2002年开始，大量的诗歌、短篇小说和散
文逐渐出现在许多民族文化网站上，少数民族网
络文学的文学生态系统已初具雏形：文学素材从
爱情、原乡、生死、宗教到修仙、穿越、战争等；文
学平台从文学网站、微信公众号到微博、博客；文
学形态从诗歌、散文到小说；文学作者的民族身
份更是众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网络
文学已初具规模，不过在网络文学的整体繁荣中
被遮蔽了。

较之上世纪末学界已经在讨论的“网络文
学”概念来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2009年才
第一次被评家马季正式提出。究其原因，少数民
族文学作品发表和阅读的习惯主要是传统纸媒，
民族文学网络平台的建立也比较晚，文学创作和
阅读并未在资本话语下演变为生产和消费。但这
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具备自己独有
的媒介表征和批评价值。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
品和现象的批评和理论研究，在新的文学材料、
本土文学经验、当代文学学科和中国当代诗学话
语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全新的文学作品、底层崛起的网络作
家和持续涌现的文学现象值得关注。

从2002年开始，各大少数民族网站逐渐出
现网络作家的身影，到现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
的发展已然蔚为壮观。“彝族人网”“中国彝族文
学网”和微博平台等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知名网络
作家作品，比如阿库乌雾（罗庆春）、沙辉、艾慕、
王国清（曲木伍合）、倮伍伟哲和勒巫吉布等的诗

歌，吴琪拉达、罗木散、一心走路、李绍德等的散
文，朱汉、李绍德、荷溪、田园、吉克阿嘉莫和阿凉
子者等的短篇小说。“藏人文化网”也出现了相当
数量的网络作家作品，比如刚杰·索木东的诗集
《故乡是甘南》、王志国的诗集《春风谣》，还有包
文俊、文次求培、嘉绒往事、苏娜旺姆、多果加、尼
玛才吉等的组诗，杨素筠、罗凌、魏宗耀、此称、拉
毛扎西等的散文，单增罗布、李刚、马丹、宗尕降
初等的短篇小说。还有“壮族在线”上出现的诗
人剑雨、罗勋、蓝建学等，“中国苗族网”上出现的
潘大金、吴治由、韦斯元、罗俊忠、杨志军和刘岳
峰等，以及“布依族在线”“满族在线”“瑶族在线”
和“土家族文化网”等综合性网站上的部分网络
作家。从不完全的罗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
族网络文学的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作家人数多、
人气高且民族身份丰富，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
品和现象进行批评和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
意义。

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群体在网络文学奖和网

络文学评价之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1999年满
族作家尚爱兰的网络短篇小说《性感时代的小饭
店》获得首届“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金奖。2004
年满族作家金子的《梦回大清》被视为“清穿三大
山”的开篇之作。2018年苗族作家血红的《巫神
纪》被评为“中国网络文学20年 20部优秀作
品”。土家族网络作家罗晓的《大山里的青春》被
评为“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2019年
满族网络诗人何孟梅获得“2019年度中国网络
诗人奖”。2019年血红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新
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2020年12月10日受聘
为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不过针对少数民族网络文
学单独举办的文学奖寥寥无几，只有由内蒙古日
报社和内蒙古作家协会等主办的“蒙古语网络文
学大赛”，从2011年首次举办到2018年已经成
功举办四届。

第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塑造着文学
研究的本土经验的新维度，构建了网络文学话语
的新体系。

网络文学创作和批评为中国新世纪的文学
实践和理论增添了新的文学格局和话语体系。追
求“爽感”的生产机制、资本注入带来的商业性、
写作的“程式化”等都成为新世纪中国网络文学
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特质是以往纸媒文学
批评极少面对和探讨的话题。正是网络文学创作
和批评术语的本土性，使得21世纪文学有了新
质。然而，类型化写作、快感机制、资本积累和技
术化写作等让网络文学作品呈现出了相对浅白
的特点，许多作品的接受维度往往是“一次性阅
读”。当我们将研究眼光从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文
学，聚焦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时，不难发现后者
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少有动辄千万字的小
说，其内容以探讨民族思想、现实人生和时代精
神的严肃写作为主，文学气质以追求独立个性的
审美趣味为主。我们需要看到网络文学内部是多
元的，这并非故意为之的写作姿态，而是既有的
语言事实、叙事风格和审美品格，以及在读者的
阅读判断之中建立的特殊感受。少数民族网络文

学的创作坚守，使得在网络文学现实性转向的语
境之中显得更具文学价值。因此，少数民族网络
文学为网络文学提供了非通俗文学的实践维度，
也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和话语。

第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为多民族文学与当
代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善注入新的思考。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中国
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
都是一种隐身或缺席的状态，大量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根源上说，中华民
族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汉文学史本身也携
带着多民族文化因子，比如南北朝时乐府民歌受
到少数民族影响呈现出迥异的特色。因此，少数
民族文学应该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并非等于“汉族文学”与“少数
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应在多民族文化文学
互动生成的视角上来进行书写。

综上，作为独特文学现象的少数民族网络文
学，从一个侧面呈现着中国文学实践的当下性和
复杂性。面对世界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也应
该以一种独特的品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整体性
视野当中。同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将
网络媒介中的多民族文学问题重新纳入思考范
围，这也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
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项目“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批评的学理研究”[项目
编号：17YJC751043]的阶段性成果）

梁庭望先生是广西马山县人，从小
在极度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但他依靠顽
强的意志坚持上学。他高中毕业那年，
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
学”）第一次招收壮语言文学专业的本
科生。班主任对他说：“这是冷门专业，
你报吧，今后有可能成为专家！”后来，
中央民族大学就多了一个知名的壮族
学者梁庭望。他在壮族文学文化研究和
少数民族文学综合研究上都颇具影响，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还曾担任中
央民族大学副校长，进行多项教学改
革。他说，退休 20 多年来，几乎没怎么
休息，做研究就是最大的爱好。如今，他
刚刚完成侬智高研究，正思考一部文学
史的框架，努力将 56 个民族的文学融
为一体。

以民族文学、文化研究为志业

记 者：梁老师好，您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
域耕耘多年。请您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历程。

梁庭望：1957年，我到中央民族学院读书，
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从事壮族文学教学工
作。在教学中，我发现光搞壮族文学研究还不行，
还要了解壮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这样才能
做到“知其所以然”。一直到1985年，我都将研究
重心放在壮族文学、壮族文化上，编了《壮族文化
概论》《壮族文学艺术概论》等教材。后来，又陆续
出版了《奇山秀水话壮家》（署名“庄君”）、《壮族》
（与覃国生、韦星朗合作）、《壮族风俗志》和《壮族
文学概要》（和农学冠合作）等著作，还整理了一
批壮族古歌。

当时的学术界，研究单个民族文学与文化的
比较多，但缺乏总体的研究、整体性的概念。
1985年前后，马学良先生建议我们进行少数民
族文学的综合研究。怎样推进呢？我们就以编教
材作为切入口，编了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史》，由马先生牵头，有8个老师参与编写，我做
组织和统稿工作，同时负责编写壮侗语族各族文
学部分。后来，我又和张公瑾先生主编了研究生
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这本书也是着眼
于总体研究，而且强调理论性、方法性。接着又写
了《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中国诗歌研究
史·少数民族卷》，参与主编了《中国民族文学研
究6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学术编年
卷》等。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过程中，
我着重思考了56个民族的文化关系问题，建构
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论”。

此外，稻作文化研究、骆越方国研究、侬智高
研究也是我着力颇多的领域。

古代经典中的民族心理

记 者：谈壮族民间文学，一般得从“布洛陀
神话”说起。在您看来，“布洛陀神话”中暗含着什
么样的民族密码？

梁庭望：我们阅读《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
注》会发现，从头到尾都灌注了浓浓的稻作农耕
氛围。农耕生活影响和决定了壮族先民的很多思
想观念。在布洛陀神话中，有“三王三界”的说法，
雷公管天界，布洛陀管地界，蛟龙管水界。他们是
三兄妹，小妹妹蛟龙生下怪胎成蛙形。蛙本来住

在天上，后来被派到人间做天使，人间种田需要
雨水，便咯咯高叫，雷王便给人间雨水。所以，壮
族先民信奉蛙图腾，广西花山岩画上有很多蛙形
符号。现在广西很多地方还流行蚂虫另节，“蚂虫另”
就是蛙类。

壮族人还特别重视铜鼓，一些地方的铜鼓上
还有青蛙的立体雕刻，打铜鼓相当于青蛙叫的放
大版（当然，铜鼓有其他更复杂的象征意蕴）。在
稻作文化氛围中，壮族先民勤劳耕作、不畏艰难，
讲究安定有序、强调人际和谐。因为水稻种植讲
究季节性，团结合作非常重要，否则可能就错过
农时。这些造就了我们民族温和内敛、善良友爱、
富有同情心和包容心的民族性格。过去很多客家
人迁徙到广西，大都得到比较好的对待。壮族人
的性格中还有一个特点，“棉里藏刚”。也就是说，
平时比较温和，但真被逼急了，是可以玩命的。壮
族人在反抗侵略、反抗压迫时毫不退缩，是硬骨
头。当然，基于小农经济的框架，我们壮族先民中
也容易存在稍饱即安、安于现状的问题，不大敢
也不愿意在商海里弄潮。这种保守性，需要在新
一代的壮族青年中得到不断突破。

记 者：壮乡被誉为“歌海”，到处都是歌墟。
您除了关注广为人知的刘三姐文化、歌墟文化，
还编译了壮族民间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以前
的“传扬歌”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唱的，它在当
下的传承状况如何？

梁庭望：《传扬歌》作为伦理道德诗篇，全面
地阐明了壮族人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
道德和规范，提出了进行道德教育、提升思想修
养的途径和方法。这些传扬歌没有故事情节，没
有人物塑造，专用哲理性语言阐发道理。例如有
一首《百岁歌》，将一个人一生中的100岁分为
10段，每一阶段应当有怎样的品德修养、怎样的
权利和义务，都作了详细阐述。因此，我们就把
《传扬歌》叫作“壮族的道德经”。

在以前，传扬歌广泛传唱于节日、集会、婚
嫁、丧葬等场合。在节日、集会上唱传扬歌，可以
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婚嫁场合的传扬歌，主
要是劝勉新婚夫妻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敬老
人；丧葬仪式上的传扬歌，主要是颂扬逝者生前
的品格和为人，希望后人能够继承和弘扬。传扬
歌还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生活中总会发
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传扬
歌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调解功能。寨老、族长在
调解纠纷时，听取双方陈述，核实情况，就要作出
判断。在判断过程中，他会根据需要不断引用《传
扬歌》中的有关名句或段落，作为判断的传统依
据。这种场合的传扬歌，实际上已经起到民间习
惯法的作用。现在，传扬歌在老一辈的壮族村民
中还在传唱，甚至有人依调创作以新时代道德为
内容的新歌，但它的影响力确实在变弱。我们现
在遇到矛盾冲突，基本依靠法律法规。然而，《传
扬歌》中保留着丰富的先民智慧，其中的很多道
德观念依然对我们富有启示意义。这是我们在当
下需要不断去搜集、整理传扬歌的原因。

壮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记 者：对于民族地区的作家来说，民族文
化的滋养是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背景。您认为广
西作家特别是壮族作家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好
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资源？

梁庭望：这些年来，壮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发

展势头喜人，我们呼唤像沈从文那样的大作家，
他把故乡湘西写深写透了。壮族当代作家需要不
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对民间文化、民族性格有更
加深入的理解。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大懂得自
己的民族从何而来，在历史上对祖国有过什么贡
献，它的文化传统又有什么特色。如果不下一番
苦功夫，不以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支撑点，其
作品自然会缺乏特色、缺乏感染力。一个作家要
使自己的创作进入高层次，必须执着地爱恋自己
的祖国，爱恋自己的民族文化。

荣格曾在其论著中指出，民族文化实属集体
无意识，它积聚了几乎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所有
经验和情感，因而是人格和生命的根。一个作家
从小就生活在民族文化的氛围中，如果他舍此去
进行创作，无异于使双脚离开了土地，立刻就会
失去力量。所以，我们的壮族作家应当把历史责
任感和民族自豪感统摄起来，以民族文化作为自
己立足的根基，站在时代鸟瞰的高度上来把握民
族文化的方位方向，以客观的眼光取精探微，体
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各个层次的关系、差别和功
能，以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出发点。要不断深
入生活，不能浮在表面，真正把握人民的喜怒哀
乐、民间的风俗风情，写出基层老百姓奋斗的进
程，写出一个民族的复杂心理。

记 者：传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壮话和壮
文是必须讨论的一个话题。现在很多在城里长大
的壮族孩子，已经不大会说壮话了，原因很多，一
个是缺乏壮语语境，另一个是有些父母不愿意
教，害怕影响小孩说普通话。像我这一辈的，虽然
会说壮话，但大多不会写壮文。您对这样的现状
有何看法和建议？

梁庭望：这是一个不断城镇化的时代，普通
话是我们最重要的沟通工具。如果你用壮话去找
工作、做生意，你只能在本地范围内，到不了太远
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学好普通话。但是，壮
话和壮文也必须得到继承和发展。壮话的学习，
只要有语境就可以了，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就会
说了，如果得到专业的训练，那是更好。壮文则必
须经过严格的学习。只要学会了壮话，学习壮文
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壮族文字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一种是借鉴
汉字“六书”法则构建的方块字，称为古壮字；另
一种是1950年代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拼音壮文，
1980年代作了修订，称为新壮文。古壮字是表意
的，比较好猜测它的意义，但不好辨读，而且异体
字较多，不同地方的读音、字形差异较大。在这方
面，新壮文有了优势，在字形和字音上有了统一
的标准。对于壮语而言，各地发言不一致，有“隔
山不同音”的说法。如果我们会写新壮文，去研究
古籍中的古壮字时，就可以用新壮文标音，达到
统一化的效果。现在有些学者不会写新壮文，只
能用近音的汉字去标，这就不大科学。所以，有志
于研究壮族文化、传播壮族文化的人，还是必须
学会壮文。

“板块结构”理论的提出

记 者：从壮族文学研究转向少数民族文学
总体研究的过程中，您建构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
理论。请谈谈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和基本内容。

梁庭望：1986年，在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史》时，我不得不思考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布
局问题。经过编辑组的多次讨论，根据当时的认

识水平，将少数民族文学划分为东北地区文学、
西北地区文学、西南地区文学、华南地区文学、中
东南地区文学五大块。这一划分方法的优点在于
照应到各个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学，避免简单按文
体划分时容易只观照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作家而
忽略民族间的相对平衡；其缺点在于，这五个部
分的划分与民族分布、语言系属、文化特点扣得
不是很紧，还没有比较准确地反映民族文学的实
际分布格局。后来，大家又发现，通行的文学史
中，基本上书写的都是中原文化圈的汉族文学，
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因此，少数民族
文学在中华多民族文学整体中的地位问题也提
上日程，亟需一种新的理念来阐明中国文学内部
的复杂关系。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理论的启发下，经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我提

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中

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由黄河中游文化区和黄河下
游文化区构成；二是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
圈，由东北文化区、内蒙古草原文化区和西北文
化区构成；三是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由青藏高
原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和云贵高原文化区构
成；四是江南稻作文化圈，由长江中游文化区、长
江下游文化区、华南文化区和闽台文化区构成。
四大文化圈和12个文化区，是根据自然生态环
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和语系语族分布等因素
综合归纳出来的。这四大文化圈边缘交叉，12个
文化区呈环环相扣的链形状态。由于经济相依、
政治相从、文化相融、血缘相通，彼此之间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从而使中华
文化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新文学史观及其实践可能

记 者：编一部能够把中国 56 个民族的文
学融为一体的《中国文学史》，是您一直以来的理
想。那么，如何根据您所提出的“中华文化板块结
构”理论，将您的这一理想落到实处？

梁庭望：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但这种重视还要真正落实到文学通
史的书写中。以往的文学史，要么不写少数民族文
学，要么只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单独列一章或者一
节附在最后，这都不大科学。少数民族文学必须得
到更多的重视，我们要看到各个民族文学自身的
特性，让各个区域、各个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史中得
以平等地呈现。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各民族文学之
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事实。我们现在不断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体
现在文学领域，不就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融关
系吗？如果我们的文学史不能够把这种交融关系
体现出来，就无法称得上是真正的通史、信史。

依托“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我们能够以
直观清晰的视角俯瞰中华文化整体结构，把握中
国文学整体面貌。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可以
先按照时间分段，每一时间段下按照四大文化圈
甚至12个文化区进行切分，每个区域的文学按
照“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各民族文学的交
融与互动”三个层次进行论述，尽量全面地呈现
文学交流、交融的历史。

强调“各民族文学的交融与互动”是非常有
必要的。比如，对于“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
人们长期以来不知道作何处置。说它们是汉族文
学作品，但其人物、情节、语言、风格又与原作几
乎不同，于是一般的中国文学史大都不予理会。
说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题材却又是汉族
的，于是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史也极少收录。
我们的文学史要设置专门的章节来收纳这一类
作品，关注那些跨区域流动的作家作品。另外，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区
域性民族文学的共性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的
共性问题，以及中国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的关系
问题等。

这确实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我今年86岁
了，只能是努力构思一个总体框架。真正落到实
处，还得依靠我的学生们。他们如今都是独当一
面的学者。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进行多层
面、多角度的分析与描述，展现出一幅不断交流
互动的、多元统一的文学画卷。

梁庭望


